












 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  整场演出，将 1937 年春天上海动荡社会之中的底层小市民生活的
苦闷、悲哀和失望做了出色的展示。小学教师赵振宇一家住在灶披
间，生活困难，勉强度日，常为琐事而争吵；知识分子黄家楣一家住
在亭子间，因为失业，生计无着，夫妻长生口角；住在前楼的施小
宝，因夫不归，沦落为娼，时而遭到流氓的威逼；老报贩住在阁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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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，因战争失子，无依无靠，孑然一身，精神失常；住在客堂间的小
职员林志成在生活与情感的双重压迫之下与杨彩玉同居，总是受到良
心谴责，背上了沉重的负罪感……。可以说，那种忧郁的天气，忧郁
的情感，狭隘的感情磨擦和人事纠纷，在导演精心的把握与调度，演
员认真的感悟、深情的投入与执着的表演之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与张
扬，人物被演绎得栩栩如生，性格丰满。无论是三个主要人物林志
成、杨彩玉和匡复，还是次要人物赵振宇及其妻，黄家楣和桂芬以及
穿插人物施小宝与李陵碑，都活脱脱地活跃在舞台上。他们那种复杂
的情感，矛盾的心理，面临人事纠纷与生活困境的无奈、无助的焦虑
和痛苦，都给了观众比较理想与切实的感染与打动。从林志成在匡复
出狱后的自责、悔恨与无地自容，到杨彩玉无法取舍面前的两个男人
的情感痛苦与挣扎，到饱经患难、身心疲惫的匡复找到妻女后的高
兴、颓然、昏乱，到乐天安命、好为人师、常常用“比上不足，比下
有余”来麻醉自己和开教他人的赵振宇对妻对人的无奈、理解、同情
以及对孩子们的爱心，再到赵妻的吵吵闹闹、愁穷哭苦、牢骚满腹、
迁怒他人和爱沾小便宜，黄家楣的善良怯懦、痛苦呻吟、绝望挣扎、
典当敬父和桂芬的温良娴熟、克勤克俭、孝老爱夫，以及施小宝温的
善大方、柔弱无告、求助无门与欲哭无泪，和李陵碑的疯疯癫癫，孤
独困苦等等，都产生了强烈的艺术张力。正是这样，全剧虽然没有曲
折离奇的情节和尖锐激烈的冲突，但却能深深地打动观众的情感，形
成了强烈的剧场性，艺术效果很强烈。  
  纵观全剧，人物的内心变化步步深入，富有层次感，剧情的推进
井然有序，气氛的渲染烘托适时有度，显得节奏鲜明；而且始终把握
好了主线与副线的交织，做到了主场与穿插的一体，场内表演与场外
陪衬的紧贴，显得结构严密，呼应自如。  
  尤其还要指出的是整场演出显示了一种悲喜交织的审美追求。这
种特征，在《少年十五二十时》中已经有了较为突出的表现，但这一
次的演出中显得更加突出、明显和成熟。《少年十五二十时》是一部
轻喜剧，喜中略现一点悲情是较好处理的，但《上海屋檐下》是一个
情感十分沉郁的悲剧，要在悲中融进喜剧因素是比较难的，而且喜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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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素往往会不自觉地消解悲剧的意蕴。但傅月美导演的处理避免了这
个问题。她在人物的主导性格和动作表现中挖掘出一种喜剧性细节予
以表现，不仅强化了一种剧场效果，而且深化了戏剧的悲剧蕴含。如
赵妻与施小宝的摩擦，李陵碑被孩子们围在凳子上的悲唱，赵妻因窥
探导致锅糊了，赵振宇的“比上不足、比下有余”的言论反复及其对
孩子的诓哄等等都产生了强烈的戏剧效果，给剧场带来了轻松，但始
终自然平实，没有雕琢与强为的痕迹。  
  这场演出使导演、演员乃至整个剧组都经受了一次艺术的考验与
提升，进一步凸显了自然真挚，平实亲切的艺术风格。这是继《少年
十五二十时》的演出之后又一次艺术的精进，一个新的起点，昭示澳
门演艺学院戏剧学校出一种新的希望。 
 
